
A26

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二）辛卯年六月十九

采風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夜
，
右
腰
側
劇
痛
難
熬
，
癱
看
傅
月
庵
的
︽
書
人
行

腳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一
一
年
二
月
︶。
傅
為

台
人
，
所
著
︽
生
涯—

蠹
魚
︾、
︽
天
上
大
風
︾，
我
最

為
愛
讀
。
傅
與
余
俱
為
書
蠹
也
。

當
翻
至
一
側
：

﹁
上
午
準
備
寫
稿
，
忽
然
背
痛
難
當
，
幾
至
無
法
呼
吸
，

急
往
馬
偕
醫
院
急
診
。
打
過
一
針
止
痛
劑
後
，
幾
經
檢
驗
判

斷
，
換
科
診
察
，
可
以
確
定
不
是
這
個
，
不
是
那
個
，
卻
無

法
斷
定
到
底
是
哪
個
。
﹂

我
沒
他
那
麼
嚴
重
，
沒
去
醫
院
，
只
塗
擦
驅
風
油
。
有
一

相
同
者
，
他
﹁
無
法
工
作
，
只
得
偃
臥
翻
讀
︽
文
苑
滑
稽

譚
︾。
﹂
但
我
想
，
其
痛
如
此
，
恐
笑
也
笑
不
出
聲
來
矣
。

傅
月
庵
這
書
，
以
日
誌
方
式
來
寫
，
短
短
一
則
，
除
說
他

的
訪
書
淘
書
購
書
外
，
雜
以
當
年
時
事
，
評
論
一
番
，
頗
為

可
觀
。
而
內
中
所
述
，
不
脫
書
人
本
色
。
書
由
二
○
○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起
，
至
二
○
○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止
。
當

然
，
並
非
日
日
誌
之
，
而
是
有
所
﹁
揀
日
﹂
也
。
二
○
○
三

年
，
乃
是
﹁
沙
士
戰
爭
﹂
時
期
，
傅
月
庵
的
﹁
行
腳
﹂，
當
是

戴
口
罩
，
匆
匆
於
上
班
途
中
，
穿
梭
於
書
坊
之
中
也
。

在
︿
後
記
﹀
中
，
他
指
這
些
篇
什
，
是
應
某
出
版
社
新
成

立
的
網
站
所
寫
，
訂
名
︽
書
人
公
聽
日
記
︾，
並
作
定
義
云
：

﹁
書
人
者
，
以
書
維
生
之
人
也
。
醒
則
抓
書
，
如
廁
讀

書
，
等
車
看
書
，
上
班
編
書
，
下
班
買
書
，
燈
下
找
書
翻
書

寫
書⋯
⋯

因
其
事
事
皆
書
，
故
不
能
不
有
所
感
，
閒
閒
記

去
，
不
求
其
專
，
不
忌
人
窺
，
是
為
﹃
公
聽
日
記
﹄。
﹂

今
既
成
書
出
版
，
易
名
︽
書
人
行
腳
︾，
當
更
為
貼
文
，
也

更
為
﹁
醒
目
﹂。
雖
云
與
書
相
涉
糾
纏
，
內
中
卻
有
述
傳
媒
之

事
，
令
我
這
﹁
曾
經
滄
海
﹂
的
傳
媒
人
，
看
得
更
津
津
有

味
。
如
二
○
○
二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
傅
一
早
醒
來
，
閱
︽
中

國
時
報
︾，
頭
版
刊
有
道
歉
啟
事
，
指
昨
日
所
刊
新
瑞
都
蘇
惠

珍
四
百
五
十
萬
元
支
票
流
向
，
乃
陳
水
扁
市
長
選
舉
政
治
獻

金
云
云
，
造
成
﹁
總
統
府
﹂
困
擾
，
故
而
致
歉
。
傅
即
大
發

牢
騷
：

﹁
阿
扁
﹃
寧
可
不
要
政
府
也
要
媒
體
﹄
言
猶
在
耳
，
卻
迅

開
﹃
總
統
﹄
告
媒
體
之
先
例
，
毫
無
寬
容
可
言
，
其
講
話
誠

意
如
何
，
即
此
可
知
。
﹂

既
摑
阿
扁
一
巴
，
又
詆
︽
中
國
時
報
︾
：
﹁
消
息
查
證
不

周
，
即
大
肆
報
道
，
草
率
在
前
；
新
聞
既
出
，
稍
經
恐
嚇
，

立
刻
道
歉
噤
口
，
自
失
立
場
於
後
。⋯

⋯

可
說
是
學
一
流
無

能
，
學
三
流
無
膽
，
遮
遮
掩
掩
，
首
鼠
兩
端
，
又
要
偷
漢

子
，
又
放
不
下
貞
節
牌
坊
，
無
怪
乎
報
份
直
直
落
，
月
月
虧

損
無
起
色
。
人
間
已
無
余
紀
忠
，
哀
哉
！
﹂
其
惡
評
如
此
不

留
情
面
。

又
如
二
○
○
三
年
五
月
二
日
，
台
灣
有
新
報
紙
正
式
發

刊
，
傅
月
庵
又
評
一
番
，
指
﹁
以
聳
動
標
題
，
腥
膻
色
內
容

為
主
，
事
件
照
片
肆
無
忌
憚
暴
露
，
報
紙
的
新
聞
自
由
無
限

延
伸
，
被
報
道
者
人
權
私
隱
一
無
顧
及
。
﹂
他
的
狠
評
，
既

﹁
有
能
﹂
又
﹁
有
膽
﹂，
毫
不
﹁
遮
遮
掩
掩
﹂，
端
的
是
書
人
本

能
、
書
生
本
色
。

這
書
﹁
不
扮
高
深
﹂，
讀
來
如
溫
歷
史
，
一
字
記
之
曰

﹁
爽
﹂。

上
世
紀
以
來
中
華
有
過
兩
次
﹁
孤
島
﹂
時

期
，
第
一
次
是
一
九
三
七
年
掀
起
日
本
侵
華
戰

爭
時
﹁
一
二
八
﹂
後
佔
領
上
海
，
至
一
九
四
一
年

前
日
本
未
正
式
向
英
法
美
國
宣
戰
，
太
平
洋
戰

爭
未
起
，
這
中
間
之
三
、
四
年
中
，
日
軍
沒
侵
入
上

海
之
英
法
租
界
，
大
量
上
海
和
華
東
難
民
湧
入
租
界

避
戰
，
兩
個
租
界
內
真
是
滿
街
都
睡
滿
人
，
形
如
孤

島
，
兩
租
界
加
起
來
有
二
百
萬
人
口
，
全
國
貧
富
精

英
雲
集
，
昔
日
富
貴
人
沒
有
明
天
有
錢
盡
花
，
花
天

酒
地
形
成
畸
形
的
片
面
繁
榮
，
文
化
人
出
版
自
由
，

各
類
抗
日
吶
喊
文
藝
猗
盛
，
有
多
家
電
影
公
司
繼
續

拍
戲
形
成
一
時
之
﹁
孤
島
天
堂
﹂
景
象
，
到
四
二
年

日
本
正
式
向
盟
國
宣
戰
侵
陷
租
界
才
形
勢
大
改
。

第
二
次
﹁
孤
島
﹂
時
期
，
是
中
共
建
國
後
台
獨
分

子
不
願
中
華
大
統
一
意
識
上
強
要
台
灣
獨
立
，
便
自

稱
他
們
是
﹁
亞
細
亞
孤
兒
﹂，
認
為
兩
邊
不
到
岸
只
宜

獨
立
，
但
台
灣
執
政
黨
國
民
黨
不
同
意
此
說
法
，
中

國
方
面
更
加
反
對
，
這
自
說
自
憐
式
的
﹁
亞
細
亞
孤

兒
﹂
叫
喧
了
十
年
左
右
，
如
今
也
銷
聲
匿
跡
了
。

當
年
上
海
之
﹁
孤
島
﹂
時
期
，
真
的
有
過
一
段
畸

形
輝
煌
歷
史
，
一
九
三
七
至
三
八
年
租
界
被
孤
立
的

﹁
孤
島
﹂
時
期
，
︽
火
燒
紅
蓮
寺
︾
等
神
怪
片
興
起
把

反
日
反
侵
情
緒
寄
情
於
神
怪
俠
客
。
那
時
期
在
﹁
孤

島
﹂
內
曾
經
舉
辦
過
﹁
全
國
運
動
會
﹂，
三
六
年
時
成

龍
父
親
房
志
平
是
南
京
酒
莊
一
個
伙
計
，
因
得
了
南

京
健
美
賽
冠
軍
被
請
到
上
海
出
戰
全
國
運
動
會
，
適

逢
戰
事
大
混
亂
，
隨
軍
撤
往
台
灣
，
後
來
又
經
台
灣

偷
渡
來
港
做
廚
工
，
改
為
姓
陳
，
變
成
陳
志
平
，
成

龍
之
原
名
陳
港
生
便
是
如
此
來
的
，
陳
爸
爸
生
前
和

阿
杜
閒
聊
，
說
及
很
多
當
年
﹁
孤
島
﹂
生
活
情
形
，

令
人
深
刻
難
忘
。

上
海
曾
被
迫
成
﹁
孤
島
﹂，
台
獨
分
子
曾
自
憐
為

﹁
孤
兒
﹂，
給
筆
者
勾
起
不
少
新
仇
舊
恨
之
回
想
，
我

們
都
是
世
情
發
展
中
弱
肉
強
食
之
受
害
者
，
十
八
世

紀
西
歐
撒
克
遜
人
掌
握
了
火
藥
為
武
器
，
加
工
業
革

命
後
發
明
了
發
動
機
，
可
以
遠
航
，
船
堅
炮
利
，
小

小
西
班
牙
葡
萄
牙
等
國
可
以
征
服
美
洲
非
洲
繼
而
入

侵
亞
洲
，
殺
光
政
策
把
南
北
美
洲
原
居
民
幾
全
數
殺

光
，
情
願
從
非
洲
綁
架
黑
人
進
美
洲
為
奴
，
形
成
英

西
葡
等
一
時
強
大
無
比
，
日
本
人
脫
亞
入
歐
妄
想
全

盤
照
搬
，
初
時
入
侵
台
灣
朝
鮮
和
中
國
東
北
也
想
把

原
居
民
完
全
殺
光
趕
絕
，
徙
移
入
大
量
日
本
大
和
民

族
，
誰
知
中
華
大
地
太
大
，
發
覺
全
日
本
人
移
過
來

也
填
不
滿
兩
個
省
，
才
改
為
佔
領
地
區
培
植
偽
軍
，

如
此
一
個
迴
轉
，
中
國
淪
亡
八
載
死
了
近
億
人
，
我

們
一
個
大
好
安
寧
之
邦
給
你
這
些
外
來
人
進
來
殺
殺

殺
，
屍
橫
遍
野
受
盡
災
禍
，
真
是
仇
深
似
海
，
十
世

也
難
忘
。

雖
不
是
佛
教
徒
，
然
而
，
仲
夏
七
月
，

有
緣
先
後
到
浙
江
杭
州
的
靈
隱
寺
和
陝
西

寶
雞
市
的
法
門
寺
遊
覽
。
大
增
佛
教
知
識

與
史
料
。

往
時
，
法
門
寺
給
我
最
深
印
象
是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佛
指
舍
利
。
曾
記
得
二
○
○
四
年
，
法
門

寺
佛
指
舍
利
應
香
港
佛
教
界
邀
請
，
來
香
港
供

奉
。
當
時
正
是
農
曆
四
月
初
八
佛
誕
日
，
前
後

共
十
天
。
我
亦
有
緣
應
邀
出
席
了
為
迎
接
佛
指

舍
利
瞻
禮
祈
福
大
會
。
來
港
供
奉
的
除
了
佛
指

舍
利
還
有
廿
件
國
家
一
級
文
物
展
示
。
彰
顯
中

央
政
府
對
香
港
佛
教
徒
和
香
港
市
民
的
尊
重
，

對
穩
定
香
港
、
營
造
社
會
祥
和
有
一
定
作
用
。

而
今
，
有
緣
親
到
寶
雞
分
別
遊
覽
古
今
法
門

寺
，
大
開
眼
界
，
大
增
作
為
中
國
人
深
感
燦
爛

中
華
文
化
的
自
豪
感
。
今
已
落
成
有
世
界
佛
教

聖
地
、
世
界
佛
都
之
稱
的
法
門
寺
佛
教
文
化
大

景
區
，
十
分
壯
觀
，
據
稱
佔
地
三
千
多
畝
。

我
們
甫
抵
廣
場
，
立
時
便
被
一
座
莊
嚴
合
十

塔
所
吸
引
驚
嘆
不
已
。
原
來
這
正
是
安
奉
真
身

佛
指
舍
利
之
金
塔
，
高
達
百
米
多
哩
。
以
虔
誠

之
心
，
雙
手
合
十
走
進
此
佛
教
聖
地
，
頓
被
佛

教
諸
神
文
化
氛
圍
所
震
吸
引
，
連
導
遊
小
姐
細

心
介
紹
諸
神
解
讀
眾
菩
薩
娓
娓
之
音
也
聽
不
進

耳
，
記
不
起
了
。
只
用
心
看
㠥
用
現
代
科
技
設

計
的
安
奉
真
身
佛
指
舍
利
金
塔
，
期
許
會
有
彩

光
出
現
顯
神
跡
。

談
到
法
門
寺
歷
史
文
化
實
在
神
奇
又
神
秘
。

走
進
新
建
法
門
寺
要
經
過
三
道
無
門
的
門
。
佛

教
指
修
行
者
入
道
的
門
徑
，
稱
之
為
﹁
法
門
﹂。

在
舊
法
門
寺
地
下
宮
，
時
年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的

春
天
，
一
聲
春
雷
震
破
法
門
寺
，
地
宮
石
門
打

開
，
發
現
竟
是
千
年
前
的
皇
室
寶
庫
，
更
珍
貴

的
是
佛
指
再
世
正
是
農
曆
四
月
初
八
佛
誕
日

哩
。﹁

法
門
寺
熱
﹂
熱
風
吹
遍
寰
宇
，
佛
教
徒
非

佛
教
徒
慕
名
而
來
者
數
以
億
計
。
據
介
紹
前
國

家
主
席
江
澤
民
曾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六
月
前
來
法

門
寺
，
並
為
法
門
寺
題
詞
如
下
：
﹁
充
分
利
用

地
下
出
土
文
物
這
份
珍
貴
的
文
化
遺
產
，
大
力

弘
揚
中
華
民
族
締
造
文
明
自
強
不
息
的
愛
國
精

神
。
﹂
此
為
法
門
寺
博
物
館
而
題
。

每
年
時
近
暑
假
，
就
想
起
書
展
，
多

年
來
，
香
港
書
展
都
是
七
月
下
旬
舉

行
，
本
年
是
七
月
二
十
至
廿
六
日
舉

行
，
書
展
不
光
是
買
書
賣
書
，
純
粹
買

賣
的
話
，
到
書
店
去
便
可
，
不
必
老
遠
擠
進

水
洩
不
通
的
會
展
中
心
；
書
展
吸
引
讀
者

的
，
最
重
要
是
它
提
供
的
現
場
事
件
，
即
各

種
與
書
和
閱
讀
相
關
的
活
動
。
筆
者
作
為
文

學
人
，
每
年
都
留
意
書
展
的
作
家
講
座
及
其

他
文
藝
座
談
，
本
欄
見
報
之
日
，
正
當
書
展

舉
行
前
夕
，
這
裡
不
妨
稍
作
介
紹
；
不
過
以

下
文
字
不
是
廣
告
，
筆
者
也
沒
有
參
與
其

中
，
只
念
及
文
藝
事
業
的
公
共
性
，
個
人
誠

願
以
微
不
足
道
的
文
字
，
讓
文
藝
活
動
有
更

多
讀
者
知
悉
。

在
七
月
二
十
日
和
廿
四
，
分
別
有
兩
場

﹁
西
西
的
文
學
創
作
世
界
﹂
分
享
會
，
由
許

迪
鏘
、
麥
欣
恩
、
潘
國
靈
、
樊
善
標
、
洛

楓
、
李
婉
薇
、
陳
潔
儀
主
講
，
分
別
從
﹁
怎

樣
閱
讀
西
西
﹂
和
﹁
西
西
怎
樣
閱
讀
﹂
去
介

紹
西
西
的
作
品
，
相
信
是
一
次
深
入
淺
出
的

座
談
。
﹁
香
港
作
家
巡
禮2011

﹂
作
家
分
享

會
系
列
則
邀
請
了
杜
國
威
、
崑
南
、
林
沛

理
、
淮
遠
、
李
維
怡
等
作
家
，
其
中
李
維
怡

剛
出
版
了
新
書
︽
沉
香
︾，
她
的
小
說
既
有

社
會
關
懷
，
亦
具
個
人
想
像
，
是
很
值
得
推

薦
的
作
家
。
此
外
，
﹁
兒
童
文
學
作
家
講
座
﹂

和
﹁
豐
子
愷
兒
童
圖
畫
書
獎
﹂
分
享
會
也
應

受
到
重
視
。

﹁
閱
讀
與
創
作
講
座
系
列
﹂
包
括
多
個
不

同
主
題
的
講
座
，
我
個
人
特
別
推
介
七
月
二

十
日
的
﹁
地
圖
、
潮
物
與
城
市
敘
事
：
董
啟

章
新
書
對
談
會
﹂，
講
者
包
括
董
啟
章
、
潘

國
靈
、
韓
麗
珠
和
謝
曉
虹
，
還
有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
賣
書
與
藏
書
的
樂
趣
﹂，
由
熟
悉

香
港
舊
書
業
發
展
的
許
定
銘
和
歐
陽
文
利
主

講
，
主
持
人
是
小
思
老
師
。
這
兩
場
講
座
，

如
果
我
能
夠
越
過
如
潮
湧
的
人
流
，
安
全
找

到
講
座
地
點
的
話
，
我
必
定
去
聽
。
︵
有
一

年
我
想
去
聽
陳
丹
青
的
講
座
，
結
果
在
人
流

間
繞
行
了
四
十
五
分
鐘
仍
找
不
到
會
場
，
只

得
放
棄
。
︶

書展與文藝事業

淡
路
島
上
除
了
夢
舞
台
這
組
建
築
群
，
還
有

另
一
個
安
藤
忠
雄
的
的
傑
作—

—

本
福
寺
水
御

堂
。這

是
日
本
佛
教
真
言
宗
的
擴
建
寺
廟
，
一
反

過
去
傳
統
大
屋
頂
的
寺
廟
形
式
，
安
藤
在
基
地
上
建

造
了
一
座
圓
形
的
蓮
花
池
，
並
且
在
池
中
種
植
了
五

百
株
蓮
花
，
開
花
時
節
，
整
個
水
池
佈
滿
燦
爛
的
蓮

花
。
而
整
座
水
御
堂
寺
廟
，
便
是
以
蓮
花
池
當
屋

頂
、
建
築
在
這
個
蓮
花
池
下
。

樸
拙
的
外
觀
絕
對
無
法
讓
你
聯
想
到
是
一
所
寺

廟
，
連
結
了
其
貌
不
揚
的
海
岸
白
砂
，
卻
劃
破
一
池

荷
花
的
禪
靜
；
橢
圓
的
蓮
池
，
意
涵
圓
寂
的
修
煉
，

置
身
跟
前
很
容
易
讓
人
產
生
空
冥
遐
思
，
錯
開
了
人

世
間
循
例
的
庸
俗
，
就
在
你
詫
異
之
餘
，
居
中
寂
白

通
道
驀
然
劃
水
而
開
，
漸
層
的
階
梯
引
渡
㠥
您
到
另

一
方
極
樂
淨
土
。

安
藤
忠
雄
沒
有
宗
教
信
仰
，
但
他
的
偉
大
作
品
中

卻
與
宗
教
有
㠥
極
大
關
係
。
除
了
本
福
寺
水
御
堂
這

座
寺
廟
，
安
藤
還
設
計
了
四
座
著
名
的
教
堂—

—

以
大

自
然
中
的
風
、
光
、
水
、
海
為
名
。

位
於
兵
庫
縣
神
戶
市
六
甲
山
上
的
﹁
風
之
教
堂
﹂，

以
一
個
混
凝
土
矩
形
體
量
為
主
體
，
深
邃
的
長
廊
，

身
在
其
中
，
風
的
流
動
擦
身
而
過
。
大
阪
茨
木
市
的

﹁
光
之
教
堂
﹂，
南
向
牆
面
上
有
水
平
與
垂
直
的
開

口
，
在
陽
光
透
射
下
，
形
成
﹁
光
的
十
字
架
﹂。
隨
㠥

陽
光
的
變
化
，
十
字
架
在
地
面
的
投
影
與
時
推
移
，

令
空
間
神
聖
化
。

北
海
道
的
﹁
水
之
教
堂
﹂
在
人
工
湖
中
豎
立
㠥
白

色
的
鋼
十
字
架
，
湖
的
深
度
經
過
精
心
設
計
，
使
得

湖
面
好
像
鏡
面
，
可
以
影
照
周
圍
的
風
景
，
當
風
吹

起
之
際
，
湖
面
的
漣
漪
引
發
想
像
的
空
間
。
﹁
海
之

教
堂
﹂
是
淡
路
島
上
威
士
汀
酒
店
內
一
間
舉
辦
婚
禮

的
小
教
堂
，
頂
端
的
天
花
有
十
字
架
開
口
，
教
堂
的

屋
頂
是
大
水
池
，
讓
十
字
架
的
光
影
從
天
花
板
降

臨
，
投
射
在
牆
上
，
營
造
神
聖
的
宗
教
氛
圍
。

安藤忠雄的教堂

是下午時分，六月開始西斜的太陽依然熱辣辣，
有些晃眼，但坐在海灘邊兩棵大樹下的綠色長椅
上，濃蔭遮頂，海風陣陣吹來，涼快得我幾乎就要
閉目睡去。啊，這咖啡灣！
以前並沒有來過，在嶺南大學小聚之後，B說，

去咖啡灣吧！M已選好景了！我當然沒問題，他們
是封面設計，一切由他們作主。只是心中暗叫，怎
麼那麼巧！我另一本即出的散文集書名也正好有
「咖啡」二字！拍出來的效果，沒有咖啡，但畫面
果然有氣氛。兩株大樹靜靜，張開如傘的枝葉，覆
蓋天空，一線陽光從葉間的縫隙透下，閃㠥金光；
前方是大海。我彷彿聽到海水輪番衝擊海岸的聲
音：嘩─嘩─嘩──整個感覺就是靜謐、空曠。
也許因為不是周末周日也不是假日，這裡靜悄悄

的，沒有人。好像沒有公車駛經，除非駕車自己來
啦！我們從虎地來，車子在山路拐了幾次，才到屯
門青山公路18又4分3咪處，四望無人，附近高地上
似有速食亭，也無客人，那海面沉靜如在曬太陽。
咖啡灣泳灘早期是私人所有，如今變成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轄下的泳灘之一，設有更衣室及淋浴設備，
並有救生員值勤。但眼前一切皆不見，莫非他們也
都休息去了，反正也沒有泳客了？雖然這裡還設有
燒烤區和泳屋等，但由於受到污染物的影響，出現
紅潮或其他水質污染原因，而變得不適宜游泳。有
海灣而沒有喧囂的人群，感覺上有點不習慣。通
常，海灣總是離不開泳客，比如淺水灣，比如長
灣，擊浪浮沉的男女老少，嘻嘻哈哈高聲叫低聲
呼，一片歡聲笑語，攪動那一片藍天白雲，只有那
青山默默不語，笑看風雲。思緒縹縹緲緲，我竟想
起芝麻灣來了，有多少年沒去那裡了？那時確然青

春年華，留下的身影已然泛黃，證明經歷的風塵歲
月染霜，儘管時光老去，我依然記得當年的陽光照
在穿㠥泳褲的熱度，以及毫無顧忌的笑聲，有點放
肆，有點粗野，但卻真心實意。多少年後回想，倒
有些懷念那時的熱情了。猶記得那年秋夜在黃金沙
灘散步，全長五百米，是以從海南島運來的沙鋪成
的，那沙質幼細，踩下去只覺綿軟。夜海茫茫，肉
眼無力洞穿；海風陣陣勁吹，沙灘上這裡那裡點起
蠟燭，人們三五成群地圍㠥低語，是取暖？還是營
造氛圍？但見小孩子在周圍瘋跑，童聲清脆，把寂
寞的夜色都攪翻了天。
但這咖啡灣的下午是那麼熱，速食亭寂寞得失去

任何吸引力，遙望海那頭，B說，那裡便是黃金海
岸了！呀！黃金海岸？久違了的地方！有一年秋
天，公司組織，我們還到這裡的酒店住了一夜，晚
上站在窗台上看月亮，明晃晃地掛在天空，那感覺
是一派澄明，在市區那是看不到的景象了。那情
景，連同那時的心境，便那樣明亮地沉在我心湖深
處，漾漾不去。還是去那裡喝杯咖啡吧，坐在咖啡
專門店的沙發上，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扯，是不
是扯出了咖啡灣的風情？還是聞到了嫋嫋咖啡的香
味？而我們明白，有一種樹下咖啡灣的意象，充滿
浪漫詩意，已經在我在你在他心中成形。
我憶起童年時代在萬隆生活的片斷了，雖然萬隆

是山城，不靠海，當然沒有海灣，更不用說咖啡灣
了，但那時每天早餐幾片麵包一杯爪哇咖啡，是必
然的，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好。後來媽媽半開玩笑
說，不要喝太多咖啡了，喝太多會消減記憶力，人
也會變遲鈍。那時雖然半信半疑，卻也在我心底引
起一陣恐慌，後來回北京，根本沒咖啡喝，也就漸

漸戒掉了，甚至忘得一乾二淨，生活中再不存在的
東西，不會再引誘我的胃口，習慣勢力展示出非常
強大的力量。正當我以為此生與咖啡再也無緣的時
候，我又給命運拋到香港，走在街上，一陣咖啡香
味突如其來飄過，啊！在另一個地方，我又再次遭
遇咖啡，但已不是爪哇咖啡，而是加冰加奶的「西
班牙咖啡」了！也許是身處熱帶的關係，本來我喜
歡冰凍咖啡，但他們說，冰凍沒有原味熱咖啡好
喝，我慢慢也就改喝熱咖啡了、拿鐵、卡巴仙奴、
藍山、磨卡、巴西、加酒的愛爾蘭咖啡⋯⋯就是沒
喝過最負盛名的印尼「貓屎咖啡」，兩百多塊錢一
杯不提，光聽說它是從狸貓的糞便中提煉出來，即
使再著名再香氣四溢，也足以讓勇者疲軟了。
穿過露天的「黃金蒙馬特廣場」，這裡也是靜悄

悄，偶爾有人穿過，那號稱香港首個街頭藝術廣場
的「演藝坊」，和售賣各式自製手工藝品攤檔的
「荃藝坊」空蕩蕩的，並沒有人表演，原來，只有
星期天下午三時至九時，才能夠有緣觀看。這裡不
是巴黎的蒙馬特，沒有人群川流不息，也沒有化成
雕像一動不動，突然就扭動，嚇人一跳的演藝人；

平日的下午時分，這裡一片安寧，是個懶洋洋的下
午，「卡仙奴」露天餐廳的下午茶已然遠去，我甚
至不清楚它是否還在？畢竟都市的節奏奇快，稍不
留神，早就變成明日天涯了！這裡是室內咖啡室，
音樂輕迴，把陽光擋在外頭，冷氣盈室，雖然沒有
表演沒有手工藝品可以欣賞，但有歌有咖啡有冷
氣，我們閑聊，不覺日已傾斜。風聲依稀，我聽到那
花兒「咘」一聲落地的聲音；濤聲不絕，遠望有風
暴彷彿在積蓄㠥力量。從商場平台憑欄望過去，此
刻夕陽正在西沉，圓拱形窗框、圓柱、三角屋脊、
桃紅色外牆⋯⋯海畔一派歐陸建築風情，給照得金
黃一片，一閃一閃的耀眼。而那迎風輕擺的棕櫚樹
葉，相互拍打㠥，嘩啦啦地把人帶到虛幻的夢境中
去，遙遠縹緲，似近還遠地不太接近人間真實。
還是咖啡灣流瀉㠥自然風情，只可惜它荒蕪，或

者是碰上平日的下午時分，沒有人影。看來它只合
存在畫面中，一幅人間仙境的畫面。缺乏了人氣，
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但現代人喜歡熱鬧，不知不
覺已經遠離而去了！　

2011年6月1日初稿，7月1日定稿。

傅月庵的書生本色

孤島和孤兒

黃仲鳴

客聚

最
近
看
了
采
風
電
影
公
司
舉
辦
的
第
四
屆
華
語
紀

錄
片
節
。
因
為
很
遲
才
知
道
，
只
來
得
及
看
幾
部
作

品
，
有
馬
占
冬
的
︽
五
月
一
天
︾、
賀
照
緹
的
︽
我
愛

高
跟
鞋
︾、
秦
瑜
明
和
高
攀
的
︽3.1415

︾、
王
文
明
的

︽
黃
沙
已
上
白
雲
間
︾、
曾
翠
珊
的
︽
河
上
風
光
︾
和
朱
全

斌
的
︽
聖
與
罪
︾。
題
材
由
汶
川
地
震
、
高
級
皮
鞋
生
產

鏈
、
媒
體
生
態
、
沙
漠
化
、
以
至
本
地
的
蠔
涌
村
保
育
問

題
都
有
觸
及
。

紀
錄
片
好
看
的
地
方
，
在
於
它
是
真
人
真
事
，
但
不
好

看
，
也
由
於
它
真
實
，
而
﹁
真
實
﹂
動
輒
要
幾
年
時
間
發

展
。
導
演
如
果
沒
有
成
竹
在
胸
，
拍
的
時
候
也
不
知
重
點

在
哪
兒
，
到
最
後
雖
然
經
過
剪
輯
，
但
出
來
的
東
西
或
會

散
漫
，
或
捨
不
得
割
愛
而
太
長
。
今
次
看
到
的
作
品
，
部

分
都
有
這
些
問
題
。

影
展
最
後
一
天
看
的
是
︽
聖
與
罪
︾，
探
討
台
灣
作
家
陳

映
真
，
只
映
一
場
，
十
分
難
得
，
可
惜
並
不
滿
座
。
陳
映

真
在
我
們
讀
大
學
時
已
經
很
紅
了
，
他
的
小
說
︽
夜
行
貨

車
︾
更
是
很
多
人
讀
過
。
導
演
訪
問
了
很
多
作
家
和
陳
的

朋
友
，
其
中
一
個
給
我
的
印
象
最
深
：
他
說
那
個
年
代
，

在
台
灣
的
跨
國
企
業
工
作
，
感
覺
就
像
一
個
大
機
器
的
小

螺
絲
，
而
作
為
跨
國
企
業
的
當
地
管
理
層
，
又
要
反
過
來

用
西
方
的
一
套
，
去
管
治
自
己
的
同
鄉
。
這
位
朋
友
，
當

時
也
是
在
老
美
的
跨
國
公
司
做
事
，
看
完
︽
夜
行
貨
車
︾，

受
了
感
悟
，
乾
脆
辭
工
回
去
台
灣
創
業
。

這
番
話
叫
我
想
起
很
多
香
港
人
在
跨
國
企
業
的
境
況
。

在
內
地
新
一
代
冒
起
之
前
，
有
廿
多
年
時
間
，
香
港
人
都

是
大
中
華
區
的
業
務
總
管
，
兼
亞
太
區
的
管
理
團
隊
之

一
，
時
常
要
去
看
看
北
京
、
上
海
和
台
北
辦
事
處
的
情

況
，
或
者
見
當
地
的
大
客
。
香
港
人
去
到
大
中
華
的
其
他

辦
事
處
，
的
確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地
用
了
總
公
司
的
觀
點
來

看
當
地
同
事
，
心
裡
會
問
，
為
甚
麼
他
們
的
制
度
總
是
亂

哄
哄
？
為
甚
麼
他
們
的
呆
壞
賬
特
別
多
？
為
甚
麼
他
們
的

英
語
水
平
這
樣
低
？
為
甚
麼
他
們
每
晚
都
要
磨
蹭
到
八
九

點
才
下
班
？
為
甚
麼
他
們
搞
活
動
總
是
錯
漏
百
出
？
這
種

雙
重
心
態
，
本
身
就
可
以
寫
小
說
。

華語紀錄片

百
家
廊

陶
　
然

遊法門寺

咖啡灣畔靜悄悄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這書讀來，一字記之曰「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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